
第一章 新婚夫妻很生疏 

陽春三月，正是江南好風景，三月三是個好日子，宜嫁娶。 

「喲吼，看新娘子去嘍。」 

「你們這群小崽子慢點跑，別衝撞了喜轎。」 

孩子們拿著風車、波浪鼓在前面跑，幾個婦人提著裙襬在後面追，街頭巷尾人頭

攢動，三五成群的站在路邊圍觀送親隊伍。 

「誰家娶親，這麼大陣仗。」今兒是個陽光明媚的好天氣，路邊的茶攤上聚著好

些人，瘦高個書生一手搖著摺扇，一手端著茶碗，伸頭張望。 

「要是放在尋常人家這是大陣仗，可放在袁家這叫糊弄。」接話的是個白面書生。 

「袁家？」瘦高個書生一愣，放下茶碗，「都察院袁子枚大人家？」 

白面書生點頭，「正是，袁大人家的三公子，袁漳平。」 

瘦高個書生一聽其名，哈哈哈哈大笑起來，「原來是他啊，怪不得，怪不得，一

個不爭氣的庶子，這個場面算對得起他了，他娶的是哪家姑娘？」 

「揚州知府喬鴻鵠的二女兒。」白面書生攤開手，「庶子配庶女，門當戶對，天

作之合。」 

瘦高個書生撇嘴，斜眼打量著從路中經過的喜轎，微風吹拂，轎簾微起，透過縫

隙他瞧見了轎裡的女子，身形清瘦，著喜服、蓋喜帕，端坐在轎子裡。 

瘦高個書生向前湊了湊，壓低了聲音問：「陸兄門路多，消息靈通，快和小弟說

說，這兩家怎麼突然結親了？」 

袁家是金陵高門，袁子枚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官居二品，怎麼會跟從四品揚州知

府扯上關係？袁喬兩家八竿子打不著，這門親事結得突然，令人好奇。 

陸書生微抿了口茶，笑道：「沒什麼突然的，你沒聽到風聲，只怕是袁家覺得沒

面子，沒有大肆宣揚罷了。袁家是喬家在金陵的靠山，喬鴻鵠把女兒送來，這不

是順理成章的事嘛。」 

瘦高個書生嘖了一聲，「不對、不對，即便喬鴻鵠願意，袁大人也願意？袁漳平

是廢物，但他姓袁，以袁家的地位，袁大人給他在金陵挑個官家之女，也不是什

麼難事吧。」 

「二品怎麼了？袁漳平什麼德行，文不成武不就，整日混在落魄書生堆裡鍾愛才

子佳人的話本，他娘是官妓，一輩子都沒能入袁家門，要身分沒身分，要本事沒

本事，這種男人……呵。」陸書生放下茶碗，搖頭道：「我聽說，這門親是袁夫

人定的。」 

「我就說陸兄門路多，連人家府裡的事你都清楚，快說說。」瘦高個書生面露喜

色，這種八卦他愛聽。 

陸書生連連擺手，「封兄抬舉我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袁漳平到了成婚的年

紀，袁大人給他選了幾門親，有兩位是金陵的，還有就是這位喬二小姐，我琢磨

著，袁夫人是顧忌到自己唯一的兒子的前程，幫袁漳平選定喬家二小姐是有意為

之。 

「你想，日防夜防，家賊難防，袁漳平雖是個不爭氣的，若婚後小倆口如膠似漆，



老丈人疼愛女兒，對女婿多加幫襯扶持，青天白日活見鬼袁漳平就爭了口氣，這

不是搶了自己兒子的好處嗎？」 

「青天白日活見鬼，哈哈哈哈，陸兄這句用得妙。」封書生拍手大笑，「陸兄琢

磨的也有道理。」 

「喬鴻鵠是個地方官，又要仰袁家鼻息，他都翻不起風浪來，那喬二小姐嫁過門

只有被拿捏的分。再說了，若是娶了金陵貴女，在婆家受了委屈，不管不顧的跑

回娘家，外人看了笑話的是袁家，而喬二小姐的娘家在揚州，那可不是她走兩步

就能回得去的。」陸書生接著分析道。 

「高明啊！」封書生忍不住豎起大拇指，「沈氏想得夠周到的，庶子、兒媳婦都

穩穩的捏在手心裡。」 

陸書生抬頭瞧著遠去的接親隊伍，「沒法子，袁大人老當益壯，不僅在府裡風流

快活，外面還養著女人，這幾年雖沒弄出兒子來，但這種事誰說得準呢？袁大人

膝下三子，袁夫人對兩個庶子看得緊，生怕他們搶了親兒子的位置。」 

「確實確實……陸兄，走啊，咱們也去袁府湊湊熱鬧去，沾沾喜氣。」封書生往

桌上扔了幾個銅錢，起身彈了彈衣襬上的褶皺。 

陸書生仰頭喝盡茶碗裡最後一口茶，「為兄也正有此意，走，看看去。」 

兩人並肩跟著人群前行，只見接親的隊伍浩浩蕩蕩來到袁府門前，守門的小廝點

燃了鞭炮，劈里啪啦的響聲讓圍觀的人群更加躁動。 

喜婆來到花轎前掀開轎簾，扶著新娘子登上台階、跨過門檻。 

封書生向門裡張望，於人群中瞧見了一抹紅，那人正是新郎袁漳平，趕緊推了推

同伴，「陸兄、陸兄，快瞧，人在那呢。」 

陸書生比他矮了一頭，只能踮腳張望，「瞧見了，你別說，今兒的袁家三公子，

還真有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無雙的味道。」 

袁漳平站在院中，紅衣黑髮，不濃不淡的劍眉下，狹長的眼眸看不出喜怒，只覺

如兩汪深潭，有些吸引人的魔力。 

他看著緩緩向自己走來的女人，喬夢喜，他的妻子，嘴角微微勾起，笑容意味深

長。 

「人靠衣裝馬靠鞍。」封書生撇嘴接話，「真想去裡面瞧瞧熱鬧啊。」 

此時，袁府門外管家在發喜錢，銅錢一把接著一把地扔，大人們不好彎腰去撿，

紛紛將自家的孩子推出去，小孩子圖個樂趣，二十幾個孩子蹲在地上撿銅錢，連

石頭縫裡的都不放過。 

「裡面的熱鬧，咱們是瞧不上嘍。」陸書生呵呵笑道：「外人看是樂呵，只怕袁

漳平和喬家二小姐樂不出來。」 

門裡的熱鬧不讓看，門外的熱鬧也就如此，兩個書生沒有興致了，轉身往外擠，

好一會才擠出人群。 

兒女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書生深有感觸，他的妻子也是因父母之命娶過

門的，兩家是故交，兒女結親順理成章，但他對自己的妻子並未有過喜愛之情。 

不過他是家中長子，在家裡的處境是袁漳平不能比的。 



陸書生拍拍同伴的肩，「行了，熱鬧也看了，袁漳平再不得寵也是高門子弟，你

我犯不著為他憂心，咱們還是找個地方喝酒賞花去。」 

「對對對，春日喝酒賞花，方為正事。」封書生搖著摺扇，大笑道。 

 

 

袁府內堂，袁子枚和沈氏著禮服端坐在高位上，沈氏所出的嫡長子袁漳安和柳姨

娘的兒子袁漳然站在袁子枚下首。 

「新郎新娘，一拜天地！」 

隨著一聲高呼，丫鬟握著喬夢喜的手引她轉身行禮。 

「二拜高堂！」 

轉身拜父母，喬夢喜跪地磕頭。 

「夫妻對拜！」 

紅色的喜帕遮住了臉，她看不見袁漳平的容顏，低頭瞧見了他的腳尖。 

她是人，活生生的人，如今卻被父親像畜生一樣賣了個好價錢，今日是大喜的日

子，可她笑不出來，也哭不出來。 

禮成，喬夢喜被丫鬟攙扶著送入洞房。 

袁漳平是個不得寵的庶子，袁子枚沒興致在他身上耗費心力，喜宴上喝過兩杯酒

便借政事繁忙匆匆離場，袁子枚一走，沈氏也沒有再留的必要，以身體乏累為由

帶著袁子枚的幾位妾室離場。 

袁漳安代替父親往來於賓客間熱情招呼，袁漳然和幾個公子哥聚在一起說風涼話，

幾人時不時看向袁漳平哈哈哈大笑。 

「老三，高興點兒，一會入洞房可別出錯，女人的滋味你還沒嘗過吧。」袁漳然

多喝了幾杯開始說胡話，身邊的幾個公子哥聽了捧腹大笑。 

「別說二哥不幫你，你是個雛兒，今夜只怕手忙腳亂。」說著，他環顧四周，看

兄長被幾人圍著，急忙從懷中抽出一本書塞到袁漳平手裡，「拿著，好好學，今

晚玩得開心點，我看那小娘子身段不錯，身嬌體軟，能玩出不少花樣來，就是不

知道長得怎麼樣……」說到最後，他無恥的淫笑。 

袁漳平不惱不氣，他對喬夢喜無情，並不會為袁漳安幾句渾話而為她抱不平，將

那本書塞入懷中，淡淡道：「多謝二哥。」 

袁漳然拉著弟弟往邊上挪了幾步，避開幾位公子哥。 

「謝，別光拿嘴說，得有點實際表示吧，這個家裡只有二哥真心對你，你別看老

大裝模作樣的，他啊根本不拿咱哥倆當兄弟，事事都防著你我。」袁漳然撇嘴道。 

「漳平明白，二哥拿我當兄弟，真心待我。二哥可是又缺銀子了？」袁漳平將手

中空杯置於桌上，抬頭淡淡問，彷彿已經洞悉一切，「二哥，你聽我一句勸，賭

場那種地方還是少去為妙，若是讓父親和大哥發現了……沒有好果子吃。」 

袁漳然缺銀子不是第一次，面對弟弟的勸說是毫不領情，還有些不耐煩，張口想

要斥責，可一想到自己空空如也的錢袋子，又將心裡的怒火壓了下來。 

「三弟，小賭怡情，大賭傷身，我心裡有數，這個月二哥手頭緊，借你幾個錢周



轉周轉，下個月一定還你。」 

袁漳然的外祖家世代經商，家裡雖未有人做官，但家業頗豐。袁子枚能做上都察

院左都御史的位置，柳家沒少出銀子幫打點。 

有娘家護著，膝下有兒子，柳姨娘雖被沈氏壓了一頭，但在袁家的地位卻是其他

幾位姨娘不能比的。 

「借不借，一句話！」他摟過袁漳平的肩膀，一副哥倆好的姿態，只是他嘴上說

著借，卻未還過袁漳平一個銅錢。 

袁漳平臉上的猶豫、膽怯袁漳然都看在眼裡，心中暗暗得意，他們兄弟相差三歲，

一起長大，就知道袁漳平性子弱、耳根子軟，最是好拿捏。 

「嗯。」袁漳平低聲點頭，「二哥要多少？」 

「有多少拿多少。」袁漳然笑道：「你二哥我有預感，今日沾了你的喜氣一定能

大殺四方，本金自是越多越好。」 

「只剩二百兩了。」袁漳平苦笑。 

「二百兩？夠幹麼呢，你的銀子呢？」袁漳然質問，「你小子可別糊弄二哥，咱

們倆兄弟每月三十兩月銀，你就喝喝茶，買幾本話本，根本花不了幾個錢。」 

袁漳平不急，緩緩回道：「二哥，你貴人多忘事，上個月你從我這拿走了二百兩，

上上個月拿走三百兩，上上上個月拿走一百五十兩。實話同二哥說，我手裡還有

二百三十兩，二百兩借二哥，我身上多少也得留些，不說買點什麼，光說府裡下

人打點，總、總不能拿不出錢來，府裡人多嘴雜，要是閒話傳到母親耳中，引來

她的質問，我、我也實在不知要如何回答。」 

袁漳然眼珠一轉，馬上換了副討好的面容，「對對對，三弟想得周到，什麼二百

兩、三百兩的，你我兄弟情比金堅，這點小錢，等二哥一把贏回來都還你。銀子

呢？」 

「在書房。」袁漳平看向大哥，不得大哥點頭，他不敢離場。 

「走走走，去書房。」低聲說完，袁漳然扭頭招呼幾位公子哥，嚷嚷著道：「鬧

洞房去嘍。」 

一聲吆喝，幾人都跟著起鬨。 

袁漳安轉身望向兩個弟弟，眼中的鄙夷一閃而過，爛泥扶不上牆的東西，一個紈

褲一個廢物。 

袁漳然摟著新郎官來到兄長面前，「大哥，天黑了，也該洞房了，哈哈哈哈哈哈。」 

他開口說話，酒氣迎面撲來，袁漳安嫌棄地後退半步，掃了眼沒用的三弟，「去

吧！安生些，母親乏累別驚擾她休息。」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袁漳然見大哥轉頭忙著寒暄應酬套關係，低頭輕哼了

一聲，「走。」 

袁漳安比袁漳平年長五歲，自幼得沈氏悉心教導，現於吏部任職；老二袁漳然兩

年前參加秋闈，考了個倒數，春闈則是落了榜，舉人身分也能做官，柳姨娘捨得

花銀子讓袁子枚打點，袁子枚便費了些心力為袁漳然在刑部謀了個差事，是個閒

散職位，袁漳然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壓根不上心。 



論出身比不過，論能力比不過，他在大哥面前一向抬不起頭來。 

袁漳然讓兄弟們在院外等，自己推搡著袁漳平來到書房，今晚他有賭局，不能失

約。 

「銀子呢？」 

「在這。」書架上有一個精緻的小匣子，袁漳平打開匣子，拿出二百兩放到桌上。 

袁漳然餓狼撲食一般將銀子捧在手裡，眼中滿是貪念，這些是他今晚的賭資，他

寶貝著呢。 

「成成成，三弟好好洞房，二哥先走一步。」若是閒暇，袁漳然倒也有心跟著胡

鬧一通，但他現在恨不得長雙翅膀飛到賭場去。 

「二哥。」見袁漳然轉身要走，袁漳平急忙攔下，刻意勸道：「要不，還是別去

了。」 

「哎呀，一個大男人婆婆媽媽的，日後成不了大事。」袁漳然將他推開，剛要抬

腳，突然想到了什麼，從懷中掏出一包粉末塞給他，「別說二哥不關照你，這玩

意有銀子都買不到，服下保你今晚欲仙欲死。」 

說罷，袁漳然離去，書房裡只剩下袁漳平一人，他抬手將粉末放在鼻子底下聞了

聞，神情突然一變。 

「寒食散。」袁漳平冷笑著來到洗漱的銅盆邊，將粉末倒入水中，「實在是爛到

根了。」 

敲門聲響起。 

「三爺。」 

「進來。」袁漳平坐到太師椅上，他的書房是三兄弟中最小、最偏的，這屋子原

本是間堆放雜物的倉庫，背陰，後來才改成書房，春冬兩季屋子裡總有股淡淡的

霉味，不過袁漳平倒是很喜歡這間書房，位置偏往來之人少，是府中一處難得的

淨土。 

進門的是袁府管家，府裡人尊稱他為木叔。 

木叔是府裡的老人，袁漳平祖父活著的時候，他便在府裡，今年六十有四，袁子

枚都是他看著長大的。木叔雖兩鬢斑白，但身子骨硬朗，他進門無須袁漳平吩咐，

輕車熟路的點燃香爐裡的檀香以驅趕房中的霉味。 

「我瞧見二爺歡天喜地抱著銀子離開了，三爺今兒是您大喜的日子，他還來這打

秋風，實在是有些過分了。」木叔搖頭。 

袁漳平扯下胸前的紅花，隨手扔在桌上，抽出懷裡的《房中寶典》一併扔到桌上，

「我本以為老二只是條賭狗，沒想到……」 

袁漳平朝著木叔揚起下巴，讓他去看銅盆。 

木叔走到銅盆邊上定睛一瞧，有些不解的看向袁漳平，「三爺，這是？」銅盆裡

的水泛著白，裡面明顯摻了東西。 

「寒食散，剛剛老二給我的。」 

「這，他、他可曾吃了？」 

袁漳平揉著太陽穴，「你覺得他能忍住不吃嗎？」服用寒食散，面色紅潤，精力



旺盛，但此物會讓人上癮，常年累月服用，早晚會丟了小命。 

木叔歎氣搖頭，「閻王要人三更死，不會留人到五更，人各有命。」 

袁漳然是個混蛋，但罪不致死，木叔有些惋惜。 

「知會錢老闆一聲，今兒是我大喜的日子，讓老二也樂呵樂呵，贏些銀子。」袁

漳平輕聲道。 

「是！」木叔點頭應下，「三爺，昨兒個錢老闆的人來傳話，賭場生意不錯，您

的那份，他已經備好了。」 

錢老闆經營賭坊，但卻從不下場賭博，五年前被好兄弟們合夥坑了一筆，家財散

盡不說還坐了三個月的牢，後得袁漳平打點，方才脫了牢獄之災。 

出來後得袁漳平資助，重新做起了賭坊生意，兩人約定所賺金銀五五分成，永不

背信。 

這期間錢老闆按時來通知袁漳平取銀子，賭場的帳目清清楚楚，袁漳平可隨時查

看，錢老闆是個很好的合作夥伴。 

「讓乾娘派人過去。」折騰了一天，袁漳平有些乏了，抬手揉著眉心提神。 

袁漳平雖是賭場的半個老闆，但袁漳然染上賭癮並非他為之。 

袁漳然交往的那些公子哥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逛青樓、飲酒作樂，一來二去便沾

上了賭博的惡習。 

人要賭，神仙都攔不住，袁漳平知曉後並未干涉，看袁漳然敢拿寒食散給他，就

知道兩人之間沒什麼兄弟情。 

袁漳然的開銷大，一個月三十兩的月銀哪裡夠花，柳姨娘心疼兒子，生怕委屈了

他，拿了不少體己錢給他，他說在外面養女人，柳姨娘不攔著，覺得世家公子哥

有幾個不風流的，別人家的兒子都養得起，憑什麼她的兒子養不起？ 

可賭博的事袁漳然是萬不敢說的，柳姨娘心氣高，現在處處被沈氏壓著，就指望

著寶貝兒子出人頭地把她的身分拉起來，賭博這事要是讓柳姨娘知道了非被氣死

不可。 

所以他每每輸光了錢，又忍不住不賭，就找到袁漳平這來。 

對於袁漳平，袁漳然從小欺負到大，小時候闖了禍事甭管大小一律扣到他頭上，

他從不敢反駁，袁子枚不喜歡這個窩囊廢，沈氏更不會正眼看庶子，長大了袁漳

平也是一副唯唯諾諾的模樣，對他百依百順。 

小時候袁漳然欺負袁漳平，長大了開始拉攏他，在他面前說老大的不是，說自己

是他在袁府的靠山，日後兄弟分家，有他在，必幫他多爭取些。 

他不怕袁漳平知道他賭博的事，認為借弟弟一百個膽子，他也不敢張揚出來。 

袁漳然嘴上對袁漳平好，可實際上只想坑他的銀子，從袁漳平這借的銀子壓根沒

打算還，不過袁漳平不在乎，銀子會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他腰包中。 

木叔歎了口氣，心疼的看著袁漳平，「三爺，要不今兒就在書房睡下吧。」 

「我在書房睡不是打了沈氏的臉？」袁漳平睜開眼睛伸了個懶腰，「無妨，早晚

要見的，趕早不趕晚。」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叫他一聲父親，叫她一聲母親，面子上的功夫還



是要做足。木叔，您也早點休息，甭操心我，我心裡有數，咱們什麼大風大浪沒

見過，今兒這是小場面，沒什麼好怕的。」袁漳平起身走到木叔身邊，輕輕的拍

了拍木叔的肩膀，「天，塌不下來。」 

木叔慈愛地看他，「塌了，木叔和你一起扛。」 

他伺候袁家人大半輩子，他的心是在袁漳平祖父跟前熱的，在袁子枚身邊涼的。 

木叔一輩子沒娶親，無兒無女，三十年前，有人將一個女嬰丟在袁府後門，木叔

心善，大冷天的怕孩子凍死，就抱回屋取暖，請示過老夫人後，便將這孩子養在

了身邊，木叔不差這一口飯。 

日子一天天過去，孩子越長越水靈，只可惜是個啞巴，木叔半生節儉，就想著多

給孩子攢點嫁妝，日後給孩子尋個好人家，嫁妝豐厚些，婆家也會高看一眼。 

可木叔千算萬算沒算到，自己伺候了半輩子的少爺竟會看上他的養女，等到發現

不對後，女兒已然有了身孕。 

木叔清楚沈氏心狠善妒，袁漳平在府裡安然無恙是因為有老夫人在，可此時老夫

人已離世，他不過是一個管家，根本護不住女兒肚子裡的孩子。 

木叔想將女兒送回鄉下老家去，可他卻晚了一步，他寵了多年的女兒被人發現時

屍體泡在井中，木叔想拚了老命為女兒伸冤，可袁漳平卻攔住了他。 

袁漳平在袁府好似不存在一般，一來他不像袁漳然有柳姨娘撐腰；二來他性子軟

弱，不爭不搶，被人欺負了也不會吭聲；三來他資質平庸入不得先生們的眼，沈

氏的注意力多在袁漳然身上，對袁漳平看得倒沒那麼緊。 

那日，瘦弱的少年將他攔住，同他說要忍，忍住了，才能給女兒報仇。 

當時他已近花甲之年，在袁家當了大半輩子下人，忍了大半輩子，沒想到會被一

個少年勸說要忍。 

忍！忍！忍！ 

理智告訴木叔要忍，沈氏出身世家，袁子枚不會為了他的養女得罪沈氏，他豁出

去能有什麼用呢？除了厲聲質問，細說自己和女兒命苦，還能如何？他沒有證據，

即便告到官府也沒用。 

可是他真的不甘心…… 

最後是少年的手緊緊的扣住他的肩膀，眼睛直直的盯著他，對他說：「忍住了，

我幫你報仇！」 

因為少年的承諾，他最終還是忍了下來，他叫自己當個傻子，把女兒的死當成意

外，井邊洗衣服，腳滑不慎跌落；他為女兒買了棺材，買了壽衣，親手將女兒腫

脹的屍體放入棺材中，蓋棺、掩埋，白髮人送黑髮人，木叔一夜間白了頭。 

女兒死了，他的心也死了，他苟活於世，一來是為了替女兒報仇，二來是為了守

著那日攔下他的少年。 

袁漳平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書房，木叔將銅盆裡的水潑到花園中，將桌上那本《房

中寶典》塞到書架上，整理好一切悄然離去。 

在袁家上下眼中，木叔和袁漳平是兩個不相關的人，除了見面點頭尊稱一聲爺外，

再無任何交集。 



 

 

喬夢喜在喬家是出了名的慢性子，她十七年宅門生活總結出的生存經驗，做人、

做事，慢一點好，可這會她很餓，非常餓，急不可耐的想吃上一口飯。 

天不亮就被丫鬟們拽起來梳洗打扮，別說飯，水都沒顧得上喝一口，從揚州到金

陵忙著趕路，好不容易熬過拜堂，這會餓得前胸貼後背。 

案桌上擺著飯菜，雞鴨魚肉樣樣俱全，喬夢喜掀開喜帕盯著桌上的飯菜，心癢難

耐，終究屏退了身邊的下人，伸出手打算大快朵頤。 

新郎官是人是鬼，她顧不上，先填飽肚子再說，即便是死也不能做餓死鬼。 

袁漳平站在婚房門口，抬手要推門，緩了會將手放下，站在原地猶豫片刻，再次

緩緩抬手，下定決心推門而入。 

醜媳婦終歸要見公婆，喬夢喜這關他躲不過。 

門開了，喬夢喜一手握著雞腿一手握著半個饅頭，呆呆的望著袁漳平，袁漳平站

在原地，直直的盯著腮幫子鼓起、嘴角帶油的女人，他第一次見到有人吃飯如餓

死鬼一般，沉默中透著尷尬。 

喬夢喜扔下手裡的雞腿和饅頭，想開口打招呼，奈何嘴裡有食物說不出話來，她

急忙吞嚥，卻又讓食物卡在喉嚨裡，最後便如小丑般，拍胸、咳嗽，唱著獨角戲。 

袁漳平皺眉扶額，此番景象他不得不懷疑，這個女人腦子有問題。 

「水、水！」喬夢喜扶著桌子咳不停，只能向袁漳平求救。 

袁漳平四下張望，丫鬟將茶壺放在榻几上，他陰著臉，一邊歎氣，一邊加快動作

為喬夢喜倒了一杯茶，遞到她手裡。 

喬夢喜仰頭將茶水飲下，吞嚥幾次，食物方才緩緩下行。 

「噎、噎住了。」死裡逃生，喬夢喜紅著臉向袁漳平解釋。 

袁漳平不接話，只是靜靜地盯著她，五官端正，眼神清澈，面容算是端莊可人，

鵝蛋臉、杏仁眼，看外貌是個好相處的，只可惜腦子不好使，他長這麼大沒見過

也沒聽過有誰在大喜之日噎死的。 

袁漳平光明正大的打量喬夢喜，喬夢喜也在偷偷打量他，玉冠束髮，溫文爾雅，

是個俊俏公子，只可惜這位俊俏公子的眼中滿是嫌棄。 

喬夢喜在尷尬之餘，又覺得自己出師不利。 

自己沒錢沒姿色，娘家也靠不住，眼下嫁到袁家，袁漳平就是她的靠山，第一次

見面，本想主動招呼，給對方留下個無功無過的印象，可現在好了，不提功過，

袁漳平嫌棄她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喬夢喜將茶杯放下，索性破罐子破摔，坐下拿起雞腿和饅頭繼續吃了起來，事已

至此，裝淑女也來不及了，還是先填飽肚子再說。 

沒想到她還有興致繼續吃……袁漳平清了清嗓子，張口卻不知要說什麼。 

他擔心喬夢喜是沈氏安在他身邊的眼線，本來想警告幾句，可現在，他卻不這麼

想了。 

這些年他忍得很好，他是袁家無依無靠沒本事的廢物少爺，沈氏的注意力都在柳



姨娘和二哥身上，按理說犯不著在他這費心。 

即便沈氏真在他身邊安插眼線，也要挑個聰明伶俐會說話的，不能是眼前這般的

呆子。 

喬夢喜嘴裡塞著雞腿，她是故意的，堵住嘴，省得開口說話。多說多錯，少說少

錯，在她這，嘴不是用來說話的，是用來吃飯喘氣的。 

見袁漳平拉過椅子坐下，喬夢喜側了側身，為袁漳平騰出位置。 

喜宴上，袁漳平被幾個公子哥圍著灌酒，飯菜壓根沒顧得上吃。剛剛忙著應付兄

長不覺得餓，這會看喬夢喜吃得這麼香，他不免也有些餓了。 

「這個妳還吃嗎？」袁漳平指著盤子裡另一隻雞腿問道。 

喬夢喜的腦袋搖得跟波浪鼓似的。 

袁漳平不客氣，撕下雞腿大咬一口。 

新婚之夜，沒有甜蜜的情話，沒有親暱的依偎，房中只有食物的咀嚼聲。 

吃飽喝足，喬夢喜識趣的回到床上坐著，按禮數，喜帕應該新郎來挑，洞房花燭

夜還有交杯酒要喝，但她全都沒做到。 

第一次成親，喬夢喜沒經驗，喬家的婆子都是繼母萬氏的人，她們打心眼裡瞧不

起這個庶出小姐，講規矩的時候匆匆而過，盼著她出錯被姑爺笑話。 

袁漳平摸著肚子，吃飽喝足，下意識的抬頭瞧了眼喬夢喜，只見她呆呆的盯著喜

帕出神，眼中流露出不易察覺的悲傷。 

看來她也是個可憐人……這世道，誰還不是個可憐人呢？ 

袁漳平盯著酒盅出神，按禮新婚燕爾要喝交杯酒，可喜宴上他被灌了許多酒，辛

辣入喉的滋味難受，剛吃了飯菜，胃裡好不容易舒服了些，他可不想再來上一杯。 

喬夢喜抬頭看袁漳平，見他盯著酒盅面色凝重，癡癡的不知在想些什麼，不禁將

心比心起來，她和袁漳平的境況相似，生母早逝，在宅門裡無依無靠，嫡母欺壓、

父親冷漠，從小到大的委屈與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他也不容易。 

這讓她忽然有一個想法，要不然開誠佈公的聊聊誰的日子更慘，增進下感情。 

袁漳平回過神來正對上喬夢喜的目光，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等著對方先說話。 

結果就是誰也沒開口，屋子裡寂靜蔓延。 

外頭的喧囂不知何時消失了，袁府內外恢復了平日裡的清靜，沈氏出身名門，規

矩多，喜靜不喜鬧，這麼多年一入夜，袁府上下便寂靜無聲，各院的主子關起門

來，下人們小心謹慎，生怕弄出什麼動靜來惹主母不高興。 

袁漳平不是袁漳然，看到個女人就想調戲，即便喬夢喜是他的妻子，他也沒法對

著一個陌生姑娘做出無禮舉動。 

看她沒打算說話，袁漳平起身緩緩靠近床，見喬夢喜挪身子騰地方給他，他彎腰，

伸出手臂從床上抱下一床被子，新婚夜不好睡書房，只能在婚房打地鋪將就一晚。 

喬夢喜觀察著袁漳平的一舉一動，見他抱被子離開，急忙拿枕頭跟在後面，見其

將被子鋪好，不等對方招呼，抱著枕頭就坐了上去。 

喬夢喜在心裡給袁漳平記了一功，她正琢磨如何才能不同床，沒想到對方和她想

到一塊去了，好心幫她把被子鋪好，這人心地不壞，算半個好人！ 



袁漳平愣住，這呆子怎麼自己躺地上了？ 

他還沒回過神，地上的喬夢喜已經用被子將自己裹成了蠶蛹，身體縮在被子裡，

只露出一個腦袋。 

袁漳平搖頭苦笑，模樣是傻了點，但卻有自知之明，知道把床讓給他……她仁義

他也不能無情，只要她不是沈氏的眼線，乖乖聽話，他一定善待她。 

袁漳平洗漱過後脫了喜袍，躺在床上。 

他自懂事起便在宅門裡看人眼色過活，早早體會了人情冷暖，心早就冷了，情愛

對於他來說是奢侈，他不想辜負一個無辜女人，能做的就是和喬夢喜井水不犯河

水，在錢財上不虧待她，給她應有的尊重，僅此而已。 

喬夢喜躺在地上，習慣性的翹腿凝視房梁，屋子裡多了一個人她睡不著。 

母親是父親的妾室，她過世不久，繼母萬氏過門，自己就被繼母趕到府中最為偏

僻的院落居住。 

那間屋子冷清，門窗的木頭都被蟲子蛀了，木床上鋪著一層薄薄的褥子，她蜷縮

著身體，將被子蒙在頭上，房間漆黑一片，風將門窗吹得嘩嘩作響，她害怕，偏

偏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可現在不同，她睡覺的房間裡多了一個陌生人，她能聽見他的呼吸聲，轉身能看

見他的身影，這是她從未經歷過的，她習慣了一個人，不知該如何同袁漳平相處。 

若是能相敬如賓自是最好的，可即便袁漳平不找她麻煩，還有婆婆公公、哥哥嫂

嫂們，袁府家大業大，誰又知道會不會爭奪？ 

罷了，既來之則安之，與其胡思亂想，不如舒舒服服的睡一覺，天塌下來，明天

再說。 

 


